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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論文試從成長小說的角度，探討小說中白梅的女性意識，從遺失自我、自
我意識醒覺到實踐自我的整個歷程，討論她如何逃離父權社會，建立自我，成為
一個獨立個體。除了以成長小說理論分析白梅從妓女到母親的成長歷程，還會佐
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中的人格論和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展示白梅的心理變化。接著，論文會討論白梅在父權
社會下脫困的方式──成為給予男性生命的母親。 
 
 小說中可以看見處於社會底層的女性，即使生活在矛盾之中，受到社會壓迫，
仍然嘗試掙脫求存。這正是黃春明筆下小人物的特色：雖然社會地位卑微，受盡
屈辱，卻依然嘗試去解決問題。〈看海的日子〉歌頌了小人物白梅在強大的壓力
下生存下去的毅力和精神。 
 
關鍵詞：看海的日子、成長小說、自我回歸、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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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黃春明（1935-），宜蘭縣羅東鎮人，「扎根台灣大地的人民作家，土地和人民
始終是黃春明源源不斷的創作源泉與動力。」1從 60 年代後期，他開始以家鄉蘭
陽平原為背景，把底層人物自強不息，堅毅不屈的故事展示人前。他的作品處處
對小人物顯出關懷，不論時地變遷，都能感動人心。 
 
〈看海的日子〉發表於 1967 年，塑造了一位在惡劣環境下，即使受盡旁人
歧視，卻沒有怨天尤人的妓女。小說着力刻劃白梅堅強的意志。在困境下，她試
圖自我救贖，恢復做人的尊嚴。〈看海的日子〉能夠歷久不衰，全因塑造了一個
異於傳統的全新妓女形象。她有別於其他風塵小說的妓女般被動地接受悲劇式的
命運安排，她嘗試反抗，企圖以成為母親來反抗父權社會。 
 
在小說中她經歷四種女性身份：女兒、養女、妓女和母親。前三者都是受男
性宰制的，沒有自我。古語有云：「在家從父，出嫁從夫。」這句話總結了白梅
半生。她先是受養父逼迫，下海成為妓女，後來又礙於妓女的身分，受盡嫖客壓
逼，順從他們，成為發洩性慾的工具。及後在得到鶯鶯的啟蒙下，她對人生有了
新的想法，決定改變自己的命運──生一個孩子來自救和自主。她利用嫖客去實
踐自我，借種懷孕。她以懷孕，成為母親去回歸純潔，獲得一個在社會上受尊重
的身分，擺脫不堪、使她毫無尊嚴的妓女身分。她企圖以母親的身分脫困，克服
命運和父權的控制，建立主體，重奪自尊。 
 
 
 
 
前人對〈看海的日子〉的研究方向，多從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識進行探討，如
林倩伃〈黃春明〈看海的日子〉的女性意識〉2一篇，她以女性自覺意識萌芽作切
入點；周俊吉〈淪落人的雨夜悲歌──〈看海的日子〉中女性形象分析〉3一篇，
他論述各階段中白梅心理狀態和其他妓女形象。他們都是集中獨立分析不同時期
的白梅心理狀態和形象，卻嫌過於割裂，因此本文將嘗試以成長小說中的歷程去
分析白梅的脫困之旅，有望對白梅的女性意識和變化有更完整的和連貫的分析。 
 
另外，對於白梅以生一個孩子來脫困，前人大多認為有效，認同生孩子和成
為母親有自我淨化的功用，能令白梅重獲尊嚴。孫薇認為「借種」可以體現白梅
                                                     
1
 肖成：《大地之子──黃春明的小說世界》，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年，頁 302。 
2
 林倩伃：〈黃春明〈看海的日子〉的女性意識〉，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學報民 100，第四卷，第
二期，2011年，頁 145-161。 
3
 周俊吉：〈淪落人的雨夜悲歌──〈看海的日子〉中女性形象分析〉，《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
文，第三十一期，2015 年 9月，頁 9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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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覺醒和自我價值的追尋，認同白梅「產下孩子，終成正果」4並「借此獲得
超越，完成從醜小鴨到白天鵝的進化」5。劉滌凡則以永生神話原型模式中的一大
主題──「返回子宮」說去驗證白梅「因母愛孕育生命的聖潔，回轉她污穢的生
命」6和「以原型女人──「良母」的身份返回出生的原鄉，孕育生命而獲得救贖」
7。陳倩伃也認同白梅生孩子的行為，「白梅還是產出了一男孩，象徵她的人生得
到救贖，成功對抗男性價值」8。 
 
學者都對生孩子，成為母親的方式抱正面態度，認為有助昇華白梅的形象，
協助她脫離壓迫，得到重生。他們認同生孩子的有效性，認為可以解決白梅與父
權社會的矛盾並且使她成長。然而，他們卻較少討論生孩子是否一個最佳或對症
下藥的脫困方式，成為母親的她是否能夠發現自我價值，得到成長呢？同時小說
中白梅對「男孩子」的異常渴求，也令人懷疑產子成為母親對女性脫困和成長的
有效性，陳倩伃曾提及，「即使白梅已經準備好尋求新生，努力的想從傳統社會
體制裏叛逃，但在她的腦海中還是隱隱藏着性別差異的觀念」9。 
 
白梅離開妓寮產子成為母親是一個脫困的情節，但是以成為母親來重獲自尊
的方法卻仍存有商榷地方。產子無疑推動了她離開妓寮和養母家的決心，令她獲
得一個新的身份，能夠在其他人面前挺起胸膛，但卻未能讓白梅從根底真正明白
自我的價值，因此只可說白梅的成長是不完備的，她只是學懂如何在矛盾中生活，
也就是借助孩子的力量讓自己活得有價值而已，有點像狐假虎威的道理。 
 
論文將先交代有關成長小說的理論，再嘗試從遺失自我、自我意識醒覺和實
踐自我，三方面來論述白梅的成長過程。當中會從：地方，娼寮到原生家庭；身
份，妓女到母親；內心，自卑到有自信，三方面的改變去講述她的成長。其後，
論文會討論成為母親對脫困和成長的有效性。 
 
成長小說理論 
成長小說理論源於德國，講述主人公由面對矛盾，到達啟悟的時刻。傳統成
長小說的模式是「主人公獨自踏上旅程，走向他想像中的世界。由於他本人的性
情，往往在旅程中會遭遇一系列的不幸，在選擇友誼、愛情和工作時處處碰壁，
但同時又絕處逢生，往往會認識不同種類的引領人和建議者，最後經過對自己多
                                                     
4
 孫薇：〈一場窮且彌堅的心靈救贖之旅──小說〈看海的日子〉中主人公白梅形象解析〉，語
文知識，第二期，2012 年。 
5
 同註 4。 
6
 劉滌凡：〈黃春明〈看海的日子〉一文中「永生」神話原型的研究〉，南臺灣大學校院通識教
育策略聯盟，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二卷二期，頁 101-118，2013 年。 
7
 同註 6。 
8
 林倩伃：〈黃春明〈看海的日子〉的女性意識〉，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學報民 100，第四卷，第
二期，2011年，頁 145-161。 
9
 同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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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調節和完善，終於適應了特定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的要求，找到了自己的
定位」。10現代成長小說模式則更着重表現主人公個性和人格成長的元素。「完整
成長或成長完成時態的標誌為：身體的成長完成。其參數為：性發育成熟，具有
有效生殖能力；心靈、人格個性成長的成熟等。其參照系為：認識自我，確立自
我在社會體系中的位置、主體的成長等。」11主人公若在最後沒有自我覺醒，發
現自身個性和價值，成長旅程則不算完整了。 
 
〈看海的日子〉的文化背景 
 在分析成長小說時，要理解小說人物的矛盾和成長過程，就要先理解小說背
景的文化脈絡。〈看海的日子〉的寫作時間與背景正值台灣由農業社會過渡到工
商業社會的階段，資本主義興起，養女為娼的問題嚴重。在成立「台灣省保護養
女運動委員會」12以前，據 1960 年統計，「當時臺灣婦女平均每 30人中就有 1人
為養女，比率頗高。」13極端的重男輕女觀念，貧窮家庭生了女兒不願扶養，便
會送給其他人家。大部分的養父母會把女孩當成買賣，把養女賣到酒家或妓女戶。
在〈看海的日子〉中，白梅的養父母就是把她賣到妓寮，以獲得金錢。 
 
 
 
  
                                                     
10
 轉引自買林燕：《走近成長小說：成長小說概念初論》，載：《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2007
年第 4期。 
11
 張國龍：《成長小說概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集團，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26。 
12
 「台灣省保護養女運動委員會」於 1951年 7 月 24日在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舉行成立大會，
計劃運用政府的機制和資源，協助命運悲淒的養女改變生活，同時喚起社會大眾有關婦女人權
的意識。（林萬億：《臺灣的社會福利：歷史經驗與制度分析》，台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2012 年，頁 404。） 
13
 林萬億：《臺灣的社會福利：歷史經驗與制度分析》，台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頁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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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成長小說視角下的〈看海的日子〉 
 
一、遺失自我 
 自從十四歲開始，白梅早已「習慣於躺在牀上任男人擺弄的累積」14，「聽到
那種雄性野急促喘息的聲音」15。長年累月受父權壓迫的生活早已叫她沒有感覺，
只剩下無可奈何和掩蓋不住的自卑及孤獨。 
  
 據美國學者 Allen Johnson 認為，所謂的父權體制包括三項特徵，分別是
「男性支配」（male-dominated）、「認同男性」（male-identified）和「男性中
心」（male-centered）。16把這三項特徵套用到白梅遭嫖客性蹂躪上，就可以發現
性蹂躪完全符合父權體制的特徵，「性侵害犯罪是父權體制展現的極大化」。17白
梅作為娼妓，嫖客可透過暴力、恐嚇等對她的身體擁有絕對權力，他們可以隨意
賞白梅耳光，她卻不得反抗，屬「男性支配」；嫖客具有主動、剛強和佔有等的
特質，白梅則是被動、柔弱和被佔有，在性交易的時候，嫖客把這些特質發揮到
極致，迫使白梅成為他們心中女性假象，白梅在捱嫖客一巴耳光後，不但要爽朗
地向嫖客道歉說：「對不起，對不起。好，我専心，我専心」18，還要笑着說「嗯！
你真棒，你真棒」19，從而讓嫖客得到滿足，這是「認同男性」；在進行性交易時，
嫖客的感受主導一切，白梅的功用就是要讓嫖客達到高潮，而自己則是被徹底物
化，她的聲音不受重視，捱打也是見怪不怪，這就是「男性中心」。從這三點可
見，白梅作為娼妓活於妓寮，長年累月在嫖客的蹂躪下，早已遺失自我，變得麻
木、「任打任罵」。 
 
除了在妓寮的困境外，即使走到外面的她也是難逃遺失自我和自我價值低落
的厄運。坐火車回養父家奔喪時，身旁的中年男人以行動和言語徹底摧毀了白梅
的自我價值： 
 
「那個人殷勤的遞過來一支香煙給她。她一時驚異而木訥地望著對方現出困
惑的樣子。那男人笑著一邊把香煙送得更近，且一邊說：「你當然不會認識
我，但是我認識你呀！真想念啊。嗯！來一支吧！」20 
 
                                                     
14
 黃春明：《黃春明小說選》，明報月刊出版社，2009 年，頁 61。 
15
 同註 14。 
16
 Allen G. Johnson 著，成令方譯，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The Gender Knot］，2008年，
頁 22-23。 
17
 林志潔：《性別正義的刑法觀點》，元照出版，2015 年，頁 49。 
18
 同註 14，頁 69。 
19
 同註 14，頁 69。 
20
 黃春明：《黃春明小說選》，明報月刊出版社，2009 年，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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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男人是曾經光顧過白梅的嫖客，她用性相關的語意來羞辱白梅。儘使離
開了妓寮，娼妓的身分仍是帶給她難堪。男子咄咄逼人，白梅卻無可奈何。孟樊
認為:「性角色(sex roles)被永久的劃定，無疑是有壓抑的色彩，來自於性角色
的行為，則是基於一種不平等的支配與從屬的關係。」21在性政治上，白梅永遠
都是受男人支配。面對這些嘲笑，她的做法是啞忍，「為什麼在外面，這些人還
不能把我也當着一般人看待？」22。她的心就像死了，習慣在男人面前完全失去
自我，變得渺小，就是「儘管她怎麼嘶聲呼救，或是呼喊自己的名字，在心靈裏
竟連自己也聽不見了。」23 
 
遺失自我價值後換來的就是狠狠否定自我。她開始認同別人對自己的輕蔑，
把一切歸咎於自己的錯誤，還以受害者的角度替羞辱自己的中年男人開脫：「她
想：她要是一個普通人的身分，這一下子很有理由給這個無恥的男人摑一記耳光，
但是話又說回來，我要是一個普通的女人他也不會對我這般無禮吧。」24  
 
妓寮的工作，妓女的身分，使白梅有了性格的缺陷，她陷入了否定自我的挫
折。在成長的道路上，量度白梅成長的有效性就取決於她有否成功尋到自我價值，
肯定自我。若她不能從根底中覺醒自我價值，認同自己跟普通人一樣值得尊重，
那麼她就沒有完整的成長了。 
 
二、自我意識醒覺 
肖汝華特說：「女性文學不同之處在於其對自我身分的受到壓制或受困擾。」
25白梅就是受妓女的身分困擾；妓女的身份令她自卑──面對火車上的無賴也無
力反抗；妓女的身份令她失去幸福和希望。 
 
在火車上，她重逢了昔日的妓女好友──鶯鶯。她為白梅沉淪的人生耀起一
道曙光，推了白梅自我意識醒覺一把。二人的相遇，逼使白梅看清自己的處境。
昔日同是天涯淪落人，現今際遇卻大相逕庭，白梅依舊沉淪在火坑中，鶯鶯則嫁
作人婦，「已經真正的結束了過去的生活了」26。無意之間，白梅「拿鶯鶯和自己
對照起來，一股空虛逼着她」27，她心中替鶯鶯能夠一如普通女人般結婚、誕下
孩子感動，高興鶯鶯能擁有幸福和希望。「人之所以為人，最起碼的是要過上正
常人的生活，要有勞動的權利、生存的權利、愛與被愛的權利以及做母親的權利
                                                     
21
 陳俊榮：《當代臺灣新詩理論 / 孟樊著》，臺北市：揚智文化，1995年，頁 291。 
22
 同註 20。 
23
 同註 20，頁 64。 
24
 同註 20，頁 64。 
25
 Elaine Showalter: 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85)P.257. 
26
 黃春明：《黃春明小說選》，明報月刊出版社，2009 年，頁 65。 
27
 同註 26，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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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正是人性中最基本的要求」28。在白梅看來，讓鶯鶯得以脫困的是一個「忠
厚的男人」29和一個孩子。 
 
孩子對準了白梅的心坎並使她放下內心的防禦機制。「三個多月的嬰兒還不
會認人。只要睡飽吃飽而且尿布是乾的，這樣就張開圓溜溜的眼睛看人。」30人
一旦長大就會有認人的能力，正如火車上的中年男人就是因為認得白梅是妓女，
才會肆無忌憚的去羞辱她，使白梅陷入否定自我的困境；只有嬰兒沒有認人的能
力，白梅才不會因為身分和過去而得到任何羞辱。嬰兒使生無可戀又沒有自我價
值的白梅產生了一個自我拯救的希望：「她竟想起需要一個孩子，像魯延那樣的
一個孩子，只有自己的孩子的目光，對她才不會冷漠歧視。只有自己的孩子，才
能讓她在這世上擁有一點什麼。只有自己的孩子，才能將希望寄託」31 
 
除此之外，嬰兒更震撼了白梅冰凍的心。十四年凌辱的娼妓的生涯，本已使
她千瘡百孔，哀莫大於心死，任何事都不會令她激動或引起她的反抗。即使受無
禮中年男人性搔擾，也始終未能激發和喚醒她的自我意識，站起來或作出任何行
動反抗。但是，嬰兒的出現令他首次對男人作出反抗。她隨意向鶯鶯的孩子啍唱：
「魯延叫討海人一個一個爬著來叩頭。每一個討海人都重重被他打一下屁股。討
海人噯唷噯唷地叫。魯延說笨蛋，你以後敢不敢欺負我的阿姨？討海人說不敢了，
不敢了」32，這裏可以看見白梅終於發出她內心的聲音──對嫖客們的怨懟。原
來在「擁有」孩子後，她能夠醒覺做人的意識，表達內心的感受。 
 
孩子的出現令她醒覺做人的意識，先借哼曲發洩對嫖客的怨懟，後來更對養
母發洩出不曾說出的怨言。這都表現了白梅被壓抑的自我。弗洛伊德（1856-1939）
的精神分析學說正好解釋了白梅受壓抑的自我。人格論中包括本我、自我、起我，
三者互相作出，保持平衡，使人格得以正常發展。「本我是人格中的生理成分，
自我是人格中的心理成分，超我是人格中的社會成分。超我有兩種功能。第一，
抑制本我不容於社會要求的各種行動，特別是性慾和攻擊行動，因為這兩種行動
最受社會譴責。第二，對自我進行監督與控制，阻止自我執行本我的需要，以保
證行為符合社會規範，最終使個人形成完美的人格。」33 
 
在遇見鶯鶯的孩子前，儘使在火車遭受中年男人性搔擾時，白梅會用社會規
條和道德的「超我」去制約「本我」，不要給予該男子一記耳光的衝動和慾望，
                                                     
28
 趙遐秋：〈在回眸鄉土中審視歷史〉，見《黃春明作品集‧代序》：九洲出版社 2010 年 3 月
版。 
29
 同註 26，頁 76。 
30
 同註 26，頁 74。 
31
 黃春明：《黃春明小說選》，明報月刊出版社，2009 年，頁 78。 
32
 同註 31，頁 75。 
33
 葉浩生：《心理學理論精粹》，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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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我十分壓抑。她只會一昧的忍受，甚至把問題歸究於自己的身分上，不作任
何反抗，只會順應周圍的環境。 
 圖一 
 
在遇見鶯鶯的孩子後，習慣以壓制「本我」去適應困境的她，卻大有改變，
不但惜哼唱渲洩對嫖客的不滿，還終於向養母訴諸內心積存已久的委屈來。面對
養母盛氣凌人卻又毫無道理的責難，白梅的「本我」反抗父母和戰勝了「超我」
的順從父母，不再忍受，終於放開自我防禦，向養母說： 
 
「是的，我是爛貨。十四年前被你們出賣的爛貨，想想看：那時候你們家裏
八口人的生活怎麼過的？你們想想看，現在你們有房子住了；裕成大學畢業
了，結婚了；裕福讀高中了；阿惠嫁了。全家吃穿那一樣跟不上人家？要不
是我這爛貨，你們還有今天？」34 
接着，即使養母語氣軟化，也難以停止白梅的「本我」把不滿發洩出來，「不！
今天我一定要說得痛快。以前什麼時候你聽過我發出一句半話的怨言？」35，白
梅更順勢向養母直截了當表達出不要結婚，但要生一個孩子這個不符合社會規條
的希望。 
 
在成長的旅程中，鶯鶯和孩子都是白梅的啟蒙者，「召喚着像白梅這樣受屈
辱的人們去抗爭，去改變自己的命運」36，使白梅有了掌管自己未來生命的意識。
「這些煙花在父權社會中被異化成一個代表「性」的符號，但當他們有能力看清
楚自己的處境時，便會萌生脫離苦海的慾望，這便是一種覺醒。」37鶯鶯啟悟了
白梅要追求自我的意識，「主體意識初步覺醒和對自己命運的清醒認識，為後來
的生子自贖行為作好了舖墊。」38 
 
                                                     
34
 黃春明：《黃春明小說選》，明報月刊出版社，2009 年，頁 77。 
35
 同註 34，頁 78。 
36
 趙遐秋：〈在回眸鄉土中審視歷史〉，見《黃春明作品集‧代序》：九洲出版社 2010 年 3 月
版。 
37
 林倩伃：〈黃春明〈看海的日子〉的女性意識〉，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學報民 100，第四卷，第
二期，2011年，頁 145-161。 
38
 李娟：〈評《看海的日子》的底層意識〉，文藝理論，2009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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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踐自我 
 圖二 
一九四三年，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首次提出
了人類的需求層次理論。人類需求可分為五類，依次呈階梯由較低到較高層次排
列。生理、安全和歸屬感和愛屬較低級別，通過外部條件就可以滿足；而自尊和
自我實現則是高級需求，要靠內在因素滿足。當較低層次的需求得到滿足後，就
會產生較高一層次的追求。39白梅的整個成長旅程就是想從較低級別的需求層次
走到更高的需求層次──自尊和自我實現，也就是要滿足自己的內在因素，擺脫
父權的奴役，找回一度迷失的自我，並實殘獨立。 
 
 在這個旅程中，隨妓寮到養母家庭至原生家庭三個地方，白梅的需求層次逐
步得到更高的滿足。妓寮和養母家庭只滿足了白梅作為人類最低層次的生理需求，
為她提供了吃和喝，但是更高層次的安全感或愛和歸屬感就全然沒有。妓寮只是
一個奴役白梅，剝削她作為人基本權利的地方；嫖客可以任意打罵她，作為妓寮
一家之主的鴇母不會站在她一邊，保護她的安全；養母家庭更是無安全感和歸屬
感和愛可言，那裏只是一個把她推火坑，成為雨夜花的地方。從白梅說：「他們
看不起我，逃避我，他們的小孩子就不讓我碰！裕福、阿惠都一樣，他們覺得我
太丟他們的臉了，枉費！真是枉費！」40，可見她並未能在養母家得到愛和歸屬
感。換個角度來說，妓女和養女的身分未能為白梅帶來更高層次的滿足。相反，
從選擇生一個孩子開始，離開妓寮和養母家庭，她就走上獲得更高級別的需求層
次的路。 
 
自從有了生一個孩子的決定後，白梅有了逃離困境的決心，這是成長小說中
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為了要完成生一個孩子的希望，白梅離開妓寮和養母家庭，
走向未知，回到原生家庭。 
 
「準備住幾天？」 
                                                     
39
 常劍若：〈論《一點慈悲》中女性主體意識的建構——基于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語文建
設，編輯部郵箱 ，2015 年 27 期。 
40
 黃春明：《黃春明小說選》，明報月刊出版社，2009 年，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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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走了。」 
「不走？」母親覺得意外：「那怎麼行？」 
「我不管。」41 
  
從上述白梅與生母的對話，可見白梅是次對逃離以往黑暗日子的決心，並且
有重生的堅決。基於要生一個孩子及好好哺育孩子，她總不能繼續待在妓寮，她
回到坑底的原生家庭。回到坑底，白梅得到的不僅是「從良」，還有更多的人類
需求。 
 
當白梅回到生家門前的時候，一隻黑狗兇猛的向她衝過來，白梅的生母立刻
道：「黑耳，你發瘋了，梅子也是咱們自己人哪！」42生母這句話，寥寥幾個字，
卻替白梅贏得了安全感，對這個家的歸屬感和愛。這是白梅在妓寮和養母家不曾
得到的。不只這樣，白梅在坑底更得到了人類高級類求──自尊。回到坑底，白
梅對什麼都有起了主意來，有了不曾的信心。她先是替大哥想到活下去的原因，
說服大哥還可以用自己的手藝活着，成功勸服大哥去鋸掉腿，不論是心理還是身
理上的層次，白梅都用愛救活了大哥；其後在村人為番薯賤賣而煩惱時，她又幫
忙盤算，成功設法提高了番薯的賣價。白梅的孝行及對村民的熱誠為她贏得了整
個坑底的敬重和關愛，她也從而獲得了自尊。 
 
坑底裏的人對她的關愛和敬重，早早就超越了她未婚產子的身分。白梅的生
母起初還責罵女兒糊塗，擔心女兒被村民看輕或嫌棄。 
  
「這個女孩子很乖，應該保祐她生一個男的。」 
「是的，那是我長眼睛僅見的一個好女孩子。」 
「說實在，我們讚美都來不及呢。」 
「該賞她一個男的才公道。」43 
 從上述的對話，可以看到白梅憑自己對人的真誠贏得了別人的尊重。在村民
的眼中，未婚懷孕的羞恥早已被白梅待人以心的行為蓋過，他們是徹徹底底的疼
愛她。白梅是從根底中取得了他們的尊重。  
 
除此之外，坑底也成為了一個試煉之地，白梅洗禮和遂願的地方。文中花大
篇幅描寫白梅在生產時險些難產的情況，這是整個成長旅程中最豐富和最具象徵
意義的階段。難產作為成長前的試煉，扭轉白梅低下的形象，造就一個英雄人物
的誕生。坎伯認為，「英雄是那些能夠了解，接受並進而克服自己命運挑戰的人。」
                                                     
41
 同註 40，頁 96。 
42
 同註 40，頁 97。 
43
 同註 40，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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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只要白梅能夠堅持，成功克服難產的困厄，完成試煉，她既能成就英雄的事業，
又能達成自我實現的需求，擁有一個自己的孩子。從難產的痛苦中，擺脫過往的
日子，淨化自我，得到再生。「這是消解、超越、或轉變我們個人過去嬰兒期意
象的過程。」45 
 
簡單而言，白梅選擇回到坑底，一個所謂的「返回子宮(樂園)」的故鄉是有
其重要性。「人類自脫離母體以後，就不可能重返子宮。當生命長期遭受苦難崩
解之後，就會出現焦慮感，會尋求「返回子宮(樂園)」，即回歸生命初始的原鄉，
以求解脫和獲得心靈的淨化與重生的機會。」46坑底就是一個為滿身瘡痍的白梅
填補了人與生俱來的五項需求的地方。在得到歸屬感和愛及自尊後，連要一個男
孩子的自我實現也都完成了，白梅正式成為一個人格完滿的人了。 
 
完成自我實現後的白梅，以另一個身份回到社會。她帶着自己的孩子再次乘
搭火車，享受孩子帶給她的優待。在火車上，再沒有調侃她和嘲弄她的人，只有
向她展露微笑，急於要讓座位給她的人。她也終於敢正視他人，認同世界是容得
下她的。 
 
小說發生至此，白梅的整個成長旅程似乎是十分順利和合理，她受到別人的
啟蒙，得出一個生孩子，成為母親，重奪自我價值的啟悟，離開父權社會的妓寮
和養母家庭的操控，「返回子宮(樂園)」接受試煉，完成實踐自我的，最後以母親
的身分建立自我，回到社會，成為一個獨立個體。 
 
白梅的成長小說結構 : 
墮落受挫 得到啟悟 接受試煉 實踐自我 (認識自我)  融入社會 
 
但是，以一個孩子來化解白梅自身與社會的矛盾是否能夠讓白梅「真正」成
長，發展出上文所講現代成長小說模式必備的個性和自我價值呢？這裏提到的
「真正」是指白梅要表裏如一，外在和內在都打從心裏明白自己的價值，欣賞作
為個體的自己，不再為自己過往的墮落而感到有愧，才算完成成長。但若然，白
梅只認同自我價值是全來自孩子，沒有一改過往否定自我的問題，那麼她就是把
孩子當作一個手段，只是學懂如何在矛盾中生活，卻無正視自我價值低落的問題。
這樣的話，她就是沒有解決問題，生孩子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下文將進一步
討論借生孩子成為母親來重生，投入社會，獲得自我價值的成長方式的有效性。 
 
                                                     
44
 朱侃如：〈千面英雄譯者序──英雄歷險的當代意義與啟示〉，《千面英雄》，台北：立緒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1997，頁 29。 
45
 喬瑟夫．坎伯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頁 100。 
46
 劉滌凡：〈黃春明〈看海的日子〉一文中「永生」神話原型的研究〉，南臺灣大學校院通識教
育策略聯盟，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二卷二期，頁 101-118，2013 年。 
463 
 
 
 
 
 
 
  
464 
 
第二章：母性脫困的有效性 
一、神化和反客為主的脫困 
文學史上，作家對母性都有很大的想像空間，不少作家認為「只要有母性偉
大的光環的燭照就可以解決所問題，獲得社會的認同並能通過個人的隱忍來克服
一切的精神上的困難。」47在小說中，當女性陷入困境，作家就會賜予女性母親
的光環，為她們提供出路，把她們解救出來，使她們成長。 
 
王安憶在《小城之戀》探討了男女在性關係找不到出路的故事。一對男女陷
入性的浩劫，不能自控。他們不斷地索取性，內心卻又為此感到羞恥和罪惡感，
於是事情沒完沒了，沒法結束。最後女人發現懷孕，借生育脫離了性慾的坎，找
到了情感的依歸。「她以為是這兩個孩子的幫助」48，故事中的她認為把自己從性
浩劫救出來的是孩子。 
 
對此，王安憶自身對此表示：「他們這兩人的事情沒法結束了，我怎樣才能
使他們從這種浩劫中走出來呢？也許懷孕、生育，會使之安靜下來，因為性結出
果實了，那麼，女人便得天獨厚了。」49在這裏，可見王安憶是有意圖以以懷孕
去助女性脫離困境；故事中的女性靠着生育，成為母親，走出性的困境，得到昇
華；相反推推卸成為父親的男主角則陷入酗酒和賭博的困境。 
 
黃春明與王安憶對母性有着共同的想像，他們都認為成為母親是一條對女性
走出困境的有效出路。白梅的成長過程頗有神祇和聖化，成長全依賴母性的光輝。
「白梅為了要脫離這個低賤的地位，為她自己找尋一個呼吸的窗口，於是，決心
要成為一個母親。這個正確的抉擇讓她找回了人最單純的關懷，重回社會的基本
需求。」50 
 
白梅的脫困過程頗神祇化和聖化，脫困全依賴母性的光輝。母親是一個文化
語碼，有崇高的地位，蘊含生命價值的意義。它有生殖崇拜的含意，繁衍後代的
能力。榮格提出的大母神論，指出所有母親的原型都是不同宗教中的母神。因此，
透過產子成為母親的白梅，地位得以提升。樂蘅軍稱白梅「有了一個聖女的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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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憶：《王安憶說》，湖南文藝出版社，2003年，頁 165。  
50
 李俐瑩：〈台灣寫實小說中的風塵書寫--以王禎和、黃春明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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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51；李俐瑩則說白梅「等於是大地之母，是註生娘娘的圖像」52；許平和則
說「梅子是一個會生產的人，她是一個大地之母」。53 
 
另外，白梅難產所受的痛，就是她過往的人生得到淨化的證明。李娟認為「白
梅借助孩子完作了心靈和身體的雙重救贖，彰顯了主體，提升了人格。」54這樣
的想法與聖經，神對夏娃違禁吃下禁果的咀咒是靠完成生殖而解除的原理同出一
同轍。創世記第三章記載，當神發現，夏娃犯罪後，祂又對女人說：「我必多多
加增你懷胎的苦楚；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55神對夏娃、亞當們設禁，直至
他們犯禁，神作出懲罰，二人借懲罰洗滌罪。由此可見，生產所受的苦楚是有功
用性的。這樣一來，白梅所經歷的難產就似是聖的洗禮，有洗淨過去，得到重生
的寓意，「經過生產的痛苦，生命已經獲得滌淨，白梅如願以償的成長，得到重
生的機會，找回自尊。」56 
 
以上可理解為是神祇和聖化的過程使白梅成長，試圖把白梅從受人唾棄的妓
女身分昇華到受世人讚頌和敬仰的大母神。除此以外，白梅從男嫖客中借種懷孕
一事也可看見她以反客為主的方式成長和脫困。 
 
女人在父權社會，習慣討好男人，古語也有說：女為悅己者容。今白梅成為
妓女，「物化」的身分，叫她在任何時間都要符合男性的想像，成了「性玩具」。
要扭轉這個男性主動的景況，她就要在思想和行動上駕馭男性，甚至是反客其主。
她在眾嫖客中挑選了一個老實的男人，不做任何避孕的安全措施，決要與這個男
人生一個孩子。明裏是男嫖客玩弄着白梅這個「性玩具」，實際則是白梅操控着
整個過程，從不做安全措施到未經嫖客同意借精懷孕上，白梅都是處於主動的位
置，洞悉所有，男嫖客一直被蒙在鼓裏，暗暗成了白梅懷孕的「棋子」而已。 
 
白梅反抗父權社會的行為，除了是利用男性達到自己目的，還成為了一個付
予男性生命的母親。在重男輕女的社會下，一索得男的她自然得到更大的價值和
光榮。 
 
「無論男性還是女性，人類的身體已經被符碼化地置於社會網絡之中，在文
化中，並且被文化賦予意義，男性被認為是雄健和有陽具的，女性則是被動和閹
割的。這不是生物學的結論，而是身體的社會和心理學意義。要對抗這種將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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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蘅軍:〈從黃春明小說藝術論其作品的浪漫精神〉，收錄於《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評論卷)》
(九歌出版社，78 年出版)，頁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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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註 50。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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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碼化的父權中心文化，就要回到未被符碼化過的肉體本身。這種「回到」，是
一種女性自我的回歸，也是向母親的回歸。」57 
 
黃春明筆下的白梅借助生子，成為母親昇華自己，成為生殖象徵的大母神，
又通過難產的考驗而擁有英雄特色，更反客其主，成為給予男性生命的母親。從
這裏看，成為母親對白梅脫困和成長有一定的有效性。 
二、不完備的成長 
文學史上，也有作家對母性有另一種的想像和處理方式，與黃春明對母性的
想像是大相逕庭的。這些作家認為女人成為了小孩的母親，也無助於拯救女性脫
困。在她們的文學作品中，女性即使成為了母親，有了孩子，她們還是陷入危機
之中。 
 
在黃碧雲的〈失城〉中，離鄉背井的焦慮不安精神危機成為了陳路遠和妻子
趙眉的生活困境。趙眉曾說：「一個孩子就是一個新希望」58。她每到一個地方就
生一個孩子，但在陌生環境和恐懼下，孩子並未能安撫作為母親的她，母性的加
持也未能使她走出離鄉背井不安的困境，她後來更傷害孩子，她既逼孩子吃生血
肉又曾以香蕉塞進女兒的嘴巴，險弄致女兒死亡。 
 
 從〈失城〉的例子中，可見也有作家會質疑成為母親對女性成長的有效
性。在白梅的成長道路中，黃春明更多的是基於外在的條件，藉神化的形象去
使白梅脫離娼妓低賤的地位而已，並不是建構白梅的內在成長。簡單而言，白
梅只是在身分上以「母親」包裝自己，但內心世界卻一點兒也沒有成長。母親
的身分只是使白梅變得更符合社會理想女性的模樣，更合理獲得社會上人們的
尊重而已。 
 
為了得到與普通人一樣的待遇，她生下兒子，為自己換取一個在社會上被受
尊重的身分──母親。但這一切似乎都是為了社會的目光，她似是學懂如何迎合
社會的準則，在矛盾中生活，而不是着力處理自己價值低落的問題。要解決自卑
或得到別人的尊重，成為母親絕對不是惟一的方法，更無需藉他人去證明自己的
價值。 
 
白梅選擇產子從良，其潛意識就是以孩子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原先被物化的
她，作為妓女的價值就是建基她可以為妓寮招來多少嫖客的生意，鴇母也是基於
她們的賺錢能力而決定對她們的臉色。在妓寮的白梅，要生活就是要從男性那裏
獲得價值才行。即使現在離開妓寮產子的她，也始終無法逃離父權社會。從她懷
孕開始對男孩子的渴求至她認為自己有了男孩子才能在社會得到接納的想法，都
                                                     
57
 張岩冰：《女權主義文論》，濟南市 : 山東敎育出版社，1998 年，頁 127。 
58
 許子東：《香港短篇小說選（19994-1995）》，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 年，頁 12。 
467 
 
可以看見她根本就是受父權社會荼毒的悲劇女人。她把自己的命運放在男孩子的
身上，一昧只有「母憑子貴」的打算，而沒有建立自己自主性的打算。孩子成為
了她惟一生存下去的動力和理由，這樣的自生價值根本就是空白。這樣的她根本
沒有成長，由此至終都是一個被父權制度化標準自覺內化的婦女，正如西蒙波娃
所說：「女人只是象徵性地造成一個騷動就算了事，並沒有再盡更多的力量。她
們所獲得的只是男人願意去給予她們的東西；她們沒有自主地取到任何權力，她
們只是去接受給予的權力」。59 
 
白梅對男孩子的渴求，可以看見她還未走出否定自我的陰霾。她的內心始終
認為自己不如男性。只有生出一個男孩子，她方能信心再次走向外面的世界。這
樣以別人來衝量自己的價值，根本就沒有從心底肯定自己的價值。況且孩子終究
是會離開的，並非母親的私有財產，把生命的賭注都押在別人的身上，無形中就
迷失了自我的主體意識。60在白梅抱着孩子坐火車的時候，她這樣說到： 
 
「不，我不相信我這樣的母親，這孩子將來就沒有前途。」61 
 
「這樣的母親」說明她內心依舊是否定自己的價值，否定自己的過去。即使
已經自我實現了有一個男孩子的願望，她心裏始終還有自己不如他人的想法。可
見，至小說的結尾，白梅都還未能接受自己的過去，也說明她始終還沒有十足的
信心面對這個社會和自己，也就是她還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她自身仍未能
發展個性和自我價值。 
 
 再者，女人要找回自尊，重投社會，成為母親不是惟一的出路。她根本不必
要改變自己的身份。她更應該是肯定自己作為女性的價值，認同女性可以單憑自
身也可以活得很好，不是非靠男性不可，這與她當初決定不結婚的思想是一致的。
依靠一個新生的男孩去成長，貶低自己作為女性的價值。難道女性就只有成為母
親的時候有價值嗎？她一日未從心肯定自我價值，那麼母親的身分也只是外在條
件的一種，根本就沒有意義，甚至最後還會苦了自己。1950 年，孟瑤向「婦女與
家庭」版投出了她來到台灣後的第一篇文章《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嗎？》： 
 
「每當自己不能自拔的時候，我總想起了這一句話──弱者，你的名字是女
人士這句話像根針，總是把我的心刺得血淋淋地，是的「母親使女人屈了膝，
「妻子」又使女人低了頭」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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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的身份或許有一天也會成為她的另一個鉫鎖。她曾經這樣提到：「這都
是我的孩子帶給我的。」63這樣的她，人生的日後重心都是圍繞着孩子，喪失自
我，餘生都是為孩子而活。她沒有獨自對抗命運和困境的勇氣，也喪失了從自身
尋找生命價值和意義的本能，也就是被困的人生。 
 
人要獲得重生和自我的價值，不是要幹出一番甚麼的大事，也不是要在乎別
人對自己的目光，而應該先要學懂欣賞自己，接受自己，並不是一昧要設法埋掉
過往的自己，以合符社會的形象去建構自己。「犧牲的是自我和個性，目的是為
了滿足社會化的需要，為了維持社會穩定和幫助主人公融入社會」64。白梅以母
親的身份來作為付予自我價值的手段，根本就是重走「物化女性」的舊路。以往
她被當作男性的「性工具」，如今卻自我成為了社會繁殖後代的「生子工具」。這
樣做，只會是外在得到成長，而內心還是受創的。母親的身分純粹改變了社會上
人們對她的看法，卻未能為她贏得對自己的尊重。這樣的成長未能符合現代的成
長小說模式，白梅始終未能發現自身個性和價值，因此她的成長不算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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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結語 
陳仲義也説：「母性是生靈中最具神祇意味的東西，是女人的最高成熟。」65
成為母親的白梅的確在社會上得輕易得到別人的關懷。她也能夠更面對這一個世
界。但以一個孩子來建立主體的價值並不是一個長遠而有成效的方法，這只是一
個面對社會，在短期內幫助自己融入社會的手段而已；長遠要真的幫助建立主體
的價值，就必須要通過認識自己，肯定個體作為人的價值。在這以前的白梅都只
是依循社會的規條，一心打算借助男孩子的力量換取社會的尊重，但卻沒有從根
底去發展自己的價值。這樣的白梅只是學懂如何在矛盾生活，而不是解決矛盾。 
 
對於黃春明在小說內寫白梅透過生子對抗男性價值，建立主體成長的解決方
法，其實與文學史上，大多作家對母性的想像有關。有的作家認為當女性陷入困
境，只要成為母親就可以為女性提供出路，把她們解救出來，使她們成長；但也
有作家在女性成長的視野上，對成為母親拯救女性自身命運一說抱有質疑的想法。
在成為母親拯救女性命運的有效性上，很多作家有不同的答案和討論。 
 
黃春明則是與前者的作家對母性有較相同的看法，他把成為母親視為女性重
生和脫困的方式，用成為孩子的母親去結束白梅的悲劇人生。他寫白梅成為母親
後得到成長，解脫，是基於他對女人的看法和價值主張。黃春明曾這樣說過：「我
真正對女人尊敬。女人很偉大。把家庭扛起來的，是女人，絕對不是男人。」66
從這裏，可以發現他對女人的價值都有牽涉到家庭的範疇上。在他看來，以母性
成長是有效的。他令人聯想到或引申到有參與家庭範疇上的女人就是偉大的，值
得人們尊重的想法。這大概是她安排白梅生子成為母親，進入家庭的領域，融入
社會的原因了。這可能是作者想不到還有甚麼方法可以去建構白梅的主體價值，
而無計可施下的方法，嘗試從外在的環境去改變白梅。只要白梅成為了母親，她
妓女的身分就得以被取代，這是一個最簡單最快捷的方法令白梅成長，而且符合
社會想像，走入社會的方法；但試想一個在火坑內慘受男性玩弄十四年的女子，
十四年是一個十分長的日子，早已把她對自己的自尊和認同磨滅得一乾二淨了；
一個在火車上面對如此壓迫，仍能按捺自己怒氣和自尊的女人，怎能單單通過生
育成為母親十個月的時光就能解封和喚醒內心深深處的自尊和自我價值呢。給予
白梅一個男孩子大概只是黃春明對白梅悲劇式人生的補償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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